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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服務」何謂        
湯廣全 

梧州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教授 

 
摘要：近幾年，「課後服務」研究成果數量陡增，但對於「課後服務」內涵的界定並不明確。為此，有必要正本清

源，還「課後服務」的真容與實相。「課後服務」緣起於「減負之困」的觸發與他山之石的催化，「課後服務」的範

圍有國內外之分、時間與空間之別。中文語境下的「課後服務」主要是指：在中小學週一至週五正常上課日的下午最

後一節正課之後，主要由中小學教師提供諸如看護、作業輔導等內容；滿足中小學生興趣愛好的活動並不充分。這是

我國「課後服務」的短板與痛點。中小學「課後服務」之困與教育高品質發展的初衷相左，與中國式教育現代化建設

的希冀相悖，是體制與機制之痛，迫切需要頂層設計的總攬與統領。 

 

關鍵字：課後服務；減負；中小學；上課日下午 

 

近幾年，「課後服務」研究成果數量陡增，但對於「課後服務」內涵的界定並不明確，如有論者指

出，「課後服務」概念被誤讀，進而導致「課後服務」方向偏離。[1]為此，有必要正本清源，還「課

後服務」的真容與實相。 

 

1. 「課後服務」緣起 

 

「課後服務」與由來已久的「減負」教育及新近出台不久的「雙減」政策密切相關，即肇始於 2017

年 3 月頒佈的《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和 2021 年 6 月教育部辦公廳發佈的《關於推廣部分地方義務教育課後服務有關創新舉措和典型經驗

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及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

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 

 

1.1 「減負」之困的觸發 

 

「減負」教育呼告與《雙減》出台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的放矢，即我國中小學生學業負擔尤其是

作業負擔越來越重，嚴重影響了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是該痛下決心減下來的時候了。改革開放四

十多年來，我國出台中小學減負政策多達35部。[2]其中，絕多數政策就是為了減輕中小學生的學業尤

其是作業負擔。 

 

早在2014年，媒體就報導了部分城市小學因「減負」而在下午三點半放學，進而導致下午還沒下班

的大部分家長「不能承受之重」。儘管這時部分城市已悄然出現託管小學生的機構，但因後者容易

「脫管」而滋生安全隱患。同時，託管費用也不菲，進而加重家長的經濟負擔。這就是小學出現的

因「減負」而生的上課日下午放學的「三點半難題」。[3]  而且，多年來參差不齊的校外培訓既加重

家長的經濟負擔，又滋生中小學學生的課外負擔，甚而還有不安全的隱患。《雙減》呼之欲出。 

 

《雙減》既要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又要減輕學生校外的學習負擔，還要做「加法」，即提高學生

課堂學習的品質，進而增加其自由支配的時間，使其全面發展成為可能。[4]《雙減》政策主要針對的

是中小學學生與家長的校外負擔，要堅決減下來，就必然增加校內的「課後服務」。這就不是簡單

的減，而是一種「提質」或「增效」。《雙減》正當其時，「課後服務」應運而生。 

 

1.2 他山之石的催化 

 

發達國家類似但又迥異於「課後服務」的內容要早於中國。比如，英國類似「課後服務」的情形起

先與看護幼兒密切相關：始於中世紀教會及慈善團體對孤兒或殘疾兒童的看護；二次世界大戰期

 
 資金專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專案“兒童哲學中國化 20 年的探索與貢獻研究（1997-2017）”（專案

編號：19YJA880054）、2023 年梧州學院人才引進科研啟動資金項目“教育術語的辨析與甄別研究”（專案編號：

WZUQDJJ3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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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這種看護較為普遍，主要是説明那些需要工作的母親照顧幼兒；20 世紀 90 年代末，英國政府

開始正式「將兒童保育機構的管理職責從福利部門轉移到當時的教育與就業部，將兒童保育和早期

教育的行政管理職責由兩個部門統一於教育部門，並設立兩個下屬部門分管兒童保育和早期教育事

務，從而從政府層面對學前階段兒童保育和教育進行行政整合，加快推進保教一體化進程」。
[5]
這是

中國大陸有關「課後服務」研究的首篇漢語論文。 

 

此後，相關 「課後服務」的論文數量陡增。除英國外，相關論文涉及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德

國、丹麥、瑞典、挪威、芬蘭、韓國等，進而開啟了「課後服務」研究的熱潮，即從 2017 年 1 篇爆

增到 2023 年年刊發量 182 篇（在知網，以關鍵字「課後服務」為篇名搜索的中文論文，截止於 2024

年 4 月 5 日）。 

 

2. 「課後服務」範圍：時空有別 

    

「課後服務」雖碩果累累，但與其相關的時空範圍並不清晰明瞭，甚至自說自話。這些研究成果在

為廣大讀者提供巨大想像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程度的文字困擾，即「課後服務」在詞義上時空有

別；雖有交叉，但並不等同，甚而似是而非，不甚了了。儘管有人敏銳地指出「課後服務」存在時

空問題，著墨較少，但論者並未就此具體而充分地展開，因為此問題不是他行文的重點。 

 

2.1 國內：以學校為主，僅限上課日下午最後一節正課之後 

 

2017 年，《意見》明確指出，「課後服務」以中小學校為主體，活動的開展主要限於校園內；「課

後服務」以學生家長自願為原則，即尊重家長與學生，不能強迫；如果家長要選擇校外機構實施

「課後服務」，學校有責任提醒家長選擇有資質且安全的校外機構；「課後服務」內容安排應科

學、合理。此外，「課後服務」要保障學生人身安全，還要加強教育行政部門對「課後服務」的領

導。 

 

2021 年 6 月，《通知》指出，中小學「課後服務」是一項民生工程，既能減輕家長經濟與學生學業

負擔，又能提升教育品質。「課後服務」需要在城區漸趨「全覆蓋」，嚴禁亂收費，要以中小學教

師為主、校外人員或志願者為輔。同年 7 月，《雙減》指出，中小學要提高「課後服務」水準，滿

足學生多元化需求。具體要求如下：保證時間，提高品質，拓寬管道，做好線上服務。此外，《雙

減》還指出，中小學要保障「課後服務」條件，做好試點，合理利用校內外資源。 

    無論是《意見》，還是《通知》《雙減》，都直接或間接地界定了「課後服務」的時空範圍，即

以中小學學校為主，僅限於正常上課日的下午最後一節正課之後 1-2 小時的時間段。 

 

2.2 國外：不限於學校，課前、課後及假期全納 

 

國外「課後服務」主要是指發達國家。「課後服務」在發達國家，早於中國，如前述英國正式出現

於 20 世紀末，美國則出現於 19 世紀末。[6] 除了中小學，國外一些國家的「課後服務」也涵蓋幼稚

園階段的孩子，如英國 3 歲[7]、瑞典 5 歲[8]、美國學齡前的「早期學習」與「托兒項目」也指向幼

兒。
[9]

 

 

同時，與中國不同，發達國家課後提供服務的主體不僅限於中小學校，甚至可以說，服務主體眾

多。比如，英國充分利用社區資源、公共場館、多功能室等，為兒童提供不同的課後服務類型。再

如，日本課後服務包括「放學後兒童俱樂部」與「放學後兒童教室」兩類。前者由厚生勞動省管

轄，不同地區有不同名稱，如培養室、向日葵俱樂部等。後者由文部科學省管轄，在當地社區、居

民、大學生及退休教師等協助下，於放學後或週末開展面向所有適齡兒童的學習、體育等活動。[10]  

 

而且，發達國家的「課後服務」不僅限於週一至週五上課日下午最後一節正課之後額外提供的幫

助，還包括上課日上午上學前及週六、周日及其他節假日，有的甚至也包括上學日的中午時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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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提供免費午餐、看護等服務內容。比如，英國的課後服務涵蓋上學前、放學後以及節假日上午

8 點到下午 6 點任一時間。[7]再如，澳大利亞的課後服務主要面向小學及中學低年級階段，提供服務

的時間通常放在上學前、放學後、停課日或節假日。[11]  顯然，在時空上，這就不是中文語境下學校

「課後服務」所能涵蓋的。 

 

因此，在空間上，國外發達國家的課後服務不僅限於中小學學校，如社區、公共場館、校外多功能

室等；在時間上，國外發達國家不僅限於正常上課日的下午最後一節正課之後 1-2 小時的時間段，

如課前、課後及假期悉數囊括。 

 

3. 「課後服務」內涵的檢視 

 

「課後服務」因「減負」之困而起，又因國外經驗之鑒而衍化，進而導致詞義泛化、內涵變異，有

待甄別、釐清。 

 

3.1 「課後」何解 

  

「課」即「有計劃的分段教學」，如上課、下課。[12]這裡的「後」指的是時間，與「前、先」相

對，即「未來的、較晚的」。[12]顯然，在中小學，單一「課」的後面，既有可能是課間、課外活動

等，又有可能是自由活動、放學時間等。實際上，前文教育政策文本中的「課後」特指學校上課日

（一般是週一至週五）的下午，即在中小學學校正常上課日的下午最後一節正課之後的時間段。也

就是說，這裡的「課後」既不是上課日中兩節課之間的課間，也不是上課日上午的放學後，又不是

上課日當天上午的第一節課前，更不是上課日之外的節假日。 

 

3.2 「服務」何義 

  

「服務」即「為集體（或別人的）利益或為某種事業而工作。」 [12]  結合前文教育政策文本的理解，

即「課後服務」是民生工程，可以把這裡的「服務」看作是為民眾生活便利效力，也即既減輕家長

經濟負擔，又減輕學生作業負擔，還能免除安全隱患，並幫助學生提高學業水準，且能滿足學生多

樣化的興趣愛好，發展其特長與優勢，提高教育教學品質，為民眾排憂解難，滿足他們正當的教育

需求。這是「服務」的字面含義，是「口惠」，並非完全等同「實至」。如何有效地協調二者，怎

樣有機地整合資源，以最大限度地踐行教育政策文本精神，是一大系統工程。 

 

3.3 「課後服務」何謂 

  

綜合「課後」「服務」詞義，可以看出，「課後服務」特指學校在週一至週五下午最後一節正課之

後為學生提供的幫助，如看護、答疑問難、滿足學生興趣愛好、發展特長等系列幫扶活動。 

 

這裡的關鍵是服務方式、服務內容、服務效果與國外發達國家有哪些不一樣，並由此對其作出綜合

評判。研究表明，除作業輔導外，31.44%的學生未參加任何其他課後服務；從教師承擔課後服務課

程類型看，80.88%的教師承擔的是作業輔導，其他課程內容如科技、文藝、體育、勞動、語言等實

施情況欠佳。[13]  另有學者認為，課後服務方式延續了傳統課堂教學模式，即「教師中心」是課後服

務的基本特徵，「低水準、低層次的供給能力難以有效滿足主體多樣化、層次性的教育需求」。[14]  

還有論者認為，「課後服務」的課程內容固化、僵化等。[15]  也就是說，當下的「課後服務」，教師

提供的作業輔導或「教師中心」佔據主流，即接受「服務」的學生並不能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去

自由而充分地伸展自身的特長，與教育政策「提質」與「增效」的目標有距離，即政策文本中「服

務」的字面含義與實際發生的內容並不一致。 

 

相形之下，國外的課後服務截然不同，它更近似一個系統工程。比如，德國的課後服務充分抓住了

學生成長的階段性特點，為學生提供豐富多彩的活動，讓其有機會和時間充分釋放自己的天性。[16]



21 

 

又如，日本的課後服務並非專業性教育，也不是輔導作業為主的「影子教育」，而是一種滿足學生

個性化需求的教育形式，因而日本的課後服務師資既有准入基準，也表現出對兼職或臨時專業人員

的需求。再如，除了時間與場所的靈活性外，英國的課後服務還具有覆蓋範圍的靈活性，即覆蓋每

一個家庭，家長可就近、便捷選擇服務；而且，英國的課後服務內容也極具靈活性，即選擇服務內

容的多樣化決定了每個兒童可根據自身的需求選擇課後服務內容。[7]由此可以發現，發達國家的課後

服務都傾向性地圍繞學生這個群體的個性需要和興趣及愛好而展開的，且活動場地不僅僅局限於中

小學，實施「服務」的人員不僅僅局限于學校老師。也就是說，與國內中小學「課後服務」內容與

方式的趨同性不一樣，國外發達國家的相關服務內容與方式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多樣性與豐富性。 

 

有人認為，國外課後服務有多種表述形式，比如「課後照料 (after-school care)」「校外服務(out-of-

school service)」「學齡兒童保育 (childcare services for school-age children) 」等。其實，三者並非等同，

差異是明顯的，不能混為一談。首先，after-school 並非只是課後，也指向課外；out-of-school 有「校

外」之義，但與「課後」顯然不一樣。其次，care 與 service 並非等同，前者偏於對人負責、關愛、

照等[17]；後者偏於服務、説明、好處等[17]。 

 

因此，中文語境下的「課後服務」主要是指：在中小學週一至週五正常上課日的下午最後一節正課

之後的 1-2 小時內，主要由學校提供的諸如看護、作業輔導等；滿足中小學生多樣化興趣愛好的活

動有待大幅度完善與提升。這是我國「課後服務」的實情，也是我國「課後服務」的短板與痛點，

更是我國「課後服務」孜孜以求的方向。 

 

4. 結語 

 

我國中小學的「課後服務」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課後服務的內涵並不一致，甚至有很大差異，後者給

我們的啟示更多的絕不只是學校教育層面的事，即我國中小學「課後服務」實施中所存在的困境並

非學校教育與教育行政所能根本解決的，它是體制與機制的「硬傷與短板」所導致的。中小學「課

後服務」之困與教育高品質發展的初衷相左，與中國式教育現代化建設的希冀相悖，是體制與機制

之痛，迫切需要頂層設計的總攬與統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教育領域的一些「問題和短板」非常

突出，自然包括中小學「課後服務」內涵的名不副實，因此「迫切需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以

「堅決破除制約教育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此，我們極需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膽識，即

「拿出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勇氣」[18]，自我革命，推陳出新，方可徹底解決我國中小學「課後服

務」名不副實的窘境及其內在悖謬。這需要一攬子的解決方案，也需要批判性地借鑒國外發達國家

的系統建構。比如，把豐富課後服務內容和拓展課後服務功能相統一，發展多樣化的課後服務類

型，運用多種方式靈活配置教育教學資源，並開展課後服務跟蹤調研，以標準制定規範課後服務研

究與發展的專業化[19] 等等。 

 
注釋 

①參見朱益明.中小學課後服務：問題與破解[J].當代教育科學，2024(3):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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